                            唠叨的“母鸡”
                                        陈  毅

    同事说：“孩子们就像是一群小鸡，整天就‘叽叽叽’，而我们呢就像是一只母鸡，整天就‘咯咯咯’！”哪一天你没听到这“叽叽叽”的叫声，心里还会发慌。

     这学期搬入了新学校，宽敞、豪华、舒适，本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可作为班主任的我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学校变大了，可相应的活也增多了。

     8月11日我怀着一颗无限向往的心骑着我才学会两天的电瓶车，冒着凉飕飕的大雨来到了充满泥泞和坑洼的校门口。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挣扎，我终于带着看不见原样的泥脚来到了学术中心，进入为时两周的专业培训。

     8月28日，我和副班主任从早上八点开始打扫教室，历经5小时我们终于将满是水泥垢的教室打扫的窗明几净。手指甲挫伤了，腰板也直不起了，还没完。中午饭后，大家又来到了大街上买花，带着浑身的泥垢和疲惫和老板讨价还价。下午两点半我们来到了堆放教材的教室，整个年级的男女老师都担当上了搬运工，大框、小摞的书在我们的合作下历经一小时终于搞定。接着是办公室的清扫，开学工作的筹备，给家长打电话等等，忙完已是下午六点半。

    8月29日上午，我和副班在教室里剪着、画着为布置教室忙碌着直到中午。下午我妈、我老公、我儿子全家出动在教室里粘贴那一张张照片墙的相框，就连相框上的每一颗星星也是我们亲手贴上去了，不知不觉忙完也是晚上六点过。

8月30日，开学报名。昨晚充足了电的手机到上午10点就已出现了电池电量低的状态。不过看到家长们满意和欣赏的眼神，一切疲惫和劳累此时已烟消云散。一切工作便在我的掌控之中，进行的井然有序。

2014年秋期学习生活便这样开始了。9月1日，开学第一天，下午第一节课，一学生跑进办公室：“陈老师，代朝江、谢杰、赵炎不见了，刘老师让你去找找。”开学后我们这层楼的喇叭没通，所以学生们一旦出去玩了就听不见铃声，我打通了副班主任的电话，我们围绕着还在慢慢完工的学校花园一遍遍呼唤着这几个孩子的名字。绕着学校喊了一圈，无功而返，心里有些急了，这时电话响起：“陈老师，他们已经在教室了”刘老师打来了电话。我心里那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9月3日，时隔开学两天，数学课上，又有三个孩子不见了：代朝江、谢杰、鲁英豪。我又一次开起了寻找模式，经过15分钟的苦寻，终于在还未建完的操场边看到了这三个孩子正玩得不亦乐乎。我心里的火顿时冒了出来：“为什么又是你们！”孩子们只是从嘴边挤出几个字：“没听到上课铃！”为了避免他们再次“消失”，我只好派他们小组的同学提醒他们，时刻跟随他们，这样持续了一周，终于没有再去寻找他们回教室上课的经历。就这样时间匆忙地溜到了周末，孩子们放假了。没有一卡通，孩子们只有在寝室各自打电话告知家长来接。由于一切都是新的，家长们对学校不熟悉，在校门口打电话让我把出门条交给孩子，让孩子自己到校门口，我答应了。可当我放完最后一个学生时，吕应民的姑姑来了，孩子没接着，问我看到没有。可我早已将出门条给孩子了。于是在学校里我们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孩子找不着了，从门卫的成堆的出门条里我们看到孩子已经出了校门。我瞬间崩溃了，眼泪哗得流了出来，心里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孩子的姑姑在县城车站做生意，是不是孩子已经自己回去了？”夏助理安慰我道。我只能等，等他姑姑回门市看他是否真的回去了。十分钟后电话铃响起——是孩子姑姑的，我焦急地等着消息，直到听到他姑姑说：“孩子已经回去。”我这才瘫坐在石梯上。为此，我还特地跟孩子的父亲通了长达半小时的电话共同商讨怎样教育孩子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这一周忙碌地过去，新的一周又来了，社团、特长相继开课，孩子们有的要调课，又要告诉他们培训的时间、地点。常规管理也开始检查了，教室、公区、食堂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每一天的工作就像是打仗般激烈。忙碌地日子终归是要继续的。两周以后我们迎来了本学期的第一面流动红旗，我不能像上学期一样向李老师信誓旦旦地说道：“我再也不会让流动红旗溜出去”，但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当然现实与理想终归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每一天我们认真地打扫卫生，时刻注意保洁；悄悄地吃饭，努力地擦着饭桌，谨记着每一时刻关掉电源离开教室，不扔沙了，不打架了，不做危险事了，大部分孩子都有将常规记熟于心，可时不时也会被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误会所扣分。我不会惩罚孩子们，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宽容往往比惩罚更容易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继而将其改正过来。

我是一只唠叨不停的“母鸡”，孩子们是一群喋喋不休的“小鸡”！

